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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小麦品种的概念、 
类别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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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 农学院 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小麦品质育种研究室，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结合全球倡导的营养导向型农业和功能性食品的内容，首次提出“功能性小麦品种”的概念，

将其定义为“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活性成分，可调节人体有益代谢，能给人体健康带来某种益处或

满足特定人群的特殊需求，同时可以作为日常食物的口感正常、无毒副作用的小麦品种类型”；结合

疫情警示和我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后，人们需求必将由“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健康”转变，

因而提出继高产品种、优质品种之后培育“功能性小麦品种”的育种目标。根据多年关于小麦淀粉、

蛋白、酯类和其他成分的功能研究结果，介绍新育成的“麦黄酮”、“高色素”、“高抗性淀粉”、

“富锌”、“低醇溶蛋白”和“低植酸”等功能性小麦新品种（系）的营养特性和农艺产量状况；根据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等国家战略，进行“功能性品种培育是解决我国功能性食品‘卡脖子’的关键

基础，一种功能性品种可以形成一类功能性食品，多种功能性品种可以形成我国功能性面制品产业，

推动我国整个食品工业的发展”的前景展望；根据功能性品种及其食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产品和市

场的“生命线”，从对消费者负责的高度，提出关于“功能性农作物品种审定导向和组建功能性成分

检测机构；编制有关功能性品种和食品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设立功能性食品和功能性农作物品种的商

业标志，保证我国功能性农作物品种及其食品健康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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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ontents of nutrition-oriented agriculture and functional food advocated by the 

world, the concept of “functional wheat variety”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paper, whic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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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 as “containing healthy ingredients, regulating of beneficial metabolism, meeting special needs to the 

certain group of patients and serving as a daily non-toxic side effect food with normal taste”. With the 

epidemic virus warning and the social demand that people dietary change from “full” and “good” to 

“healthy” after China enters the post-industrial era, the breeding goal of cultivating “functional wheat 

varieties” was proposed after “high-yield varieties” and “high-quality variet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ong-term research on starch, protein, esters and other componen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new functional 

wheat varieties (lines) with “Glycine”, “High pigment”, “High resistant starch”, “Zinc-rich”, “Low gliadin” 

and “Low phytic acid”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and other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 cultivation of functional varieties is the key found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icking neck “of China’s functional food, a kind of functional variety can form a kind of 

functional food, a variety of functional varieties can form China’s functional flour product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tire food industry” was carried out. As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functional varieties and related food is the “lifeline” of products and markets, specific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height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consumers in the areas of functional crop varieties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functional ingredient testing institutions,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or commercial 

sign for varieties-derived foods,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ercial marks of functional food and functional crop 

varieties and so on,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crop varieties and related food in China. 

Key words: nutrition-oriented agriculture; functional wheat varieties; functional food;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policy planning 

1  功能性小麦品种的提出背景和概念 

建国 70 多年来，特别是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

了从“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

的历史性转变。近十年，随着商品生产经济转向

服务型经济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在近几

年新冠病毒有可能长期与人类共存的警示下，人

们更加关心健康长寿及与其直接有关的食物质

量 [1]。小麦是全世界，特别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

物，随着人们再次由“吃得饱”、“吃得好”向

“吃得健康”转变，小麦品种也会由“高产品种”、

“绿色优质品种”向“功能性品种”发展。由于

“功能性小麦品种”是国内外至今没有提出的新

名词，本文从“营养导向型农业”、“功能性食品”

和“特殊用途品种”的提出和内容，逐步阐述“功

能性小麦品种”的发展背景及其概念和内涵。 

1.1  功能性小麦品种的提出背景 

作物功能性品种是功能性食品的原料，阐述

功能性小麦品种必然涉及功能性食品。功能性食

品是个较早提出的概念，1987年日本文部省在《食

品功能的系统性解释与展开》中首先使用了“功

能性食品”措辞[2]。1995 年国内郑建仙博士编辑

出版了《功能性食品》专著。2005 年毛跟年等编

辑出版了《功能性食品生理特性与检查技术》专

著。国内外专家均将食品的功能性定义为“解决

温饱”、“享受美食”之后第三大功能，指出功

能性食品是“具有机体免疫力、调节机体生理节

律、预防疫病、促进康复或阻抗衰老功能的工业

食品”，并列出了有保健作用的糖、脂、蛋白、

纤维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对功能性食品的发展起

到了很大促进作用。但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尚未形

成对该类食品的较强需求，加上将功能性食品只

定义为“工业食品”或“工程化食品”[3]，没有

与食品原料的农产品供应联系起来，也没有上升

到避免不良膳食，保障国民健康的高度来推动。

因此，“功能性食品”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几十年，我国和世界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现代农业在满足人们温饱需求和色、

香、味食欲需求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也

带来了因高糖、高脂、高蛋白等膳食不良导致健

康风险的严重问题[4]。2019 年 Afshin A 等分析了

1990—2017 全世界 195 个国家因膳食不良导致疾

病和死亡的因素，其膳食不良引起死亡比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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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其后从低向高排列依次

为法国、西班牙和日本，美国、印度和中国分别

占 43 位、118 位和 140 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不良膳食已成为导致死亡的第一大因素，

2017 年不良膳食、高血压、烟草和空气污染导致

死亡人数，我国分别为 310、250、250、120 万[5]。

因此探寻农业、营养、健康的关系已成为近几年

全球农业发展研究的热点。2013 年前后，RUEL

（2013）[6]和 BALZ（2015）[7]首先提出了营养导

向型农业（Nutrition-Sensitive Interventions）的概

念。2014 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与

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营

养大会（ICN2）在罗马召开，形成《营养问题罗

马宣言》和《行动框架》，营养过剩和隐性饥饿

成为关注焦点[8]。2017 年，FAO 提出：“营养导

向型农业是一种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居民膳食需

求的新型农业范式或方案”的明确定义。2017 年

12 月 14 日，农业农村部粮食营养研究所与 FAO

中国办联合举办研讨会，确定将 Nutrition-Sensitive 

Agriculture（NSA）翻译为“营养导向型农业”，

确定营养导向型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理念和

新范式，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食物供给的新需求[9]。

我国制定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等政策，明确指出“鼓励企业研发生产符合健康

需求的产品，增加健康产品供给”[10]。2017 年我

国的农作物育种导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农

村部的发布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

品审〔2017〕1 号），将小麦分为高产稳产品种、

绿色优质品种和特殊类型品种三大类[11]。这意味

着营养导向型农业和功能作物品种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1.2  功能性小麦品种的概念和内涵 

从上述“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导向型农业”

的概念和发展分析，“功能性食品”的研究应从

“工业食品”或“工程化食品”扩展到功能性食

品的原料–农业产品，扩展到培育含有较高功能

性物质的作物品种。近几年国内外提出的“营养

导性农业”，将营养目标明确纳入农业中，涉及

食物和食品安全的应用层面，也涉及健康、教育、

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其重点在于突出农业

生产与人类营养健康之间的关系[12]。小麦是我国

人民的主要食物，是含有营养成分最丰富、食品

加工花样最多的主要谷物，也是“功能性食品”

的重要原料和“营养导向性农业”的重要内容。因

此，从新品种选育入手，挖掘和聚集小麦种质中

含有的“营养物质和活性功能性成分”，培育“定

向含有”的特殊用途或功能性小麦新品种，对营养

导向型农业和功能性食品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广义方面讲，功能性小麦品种有“加工功

能性品种”和“营养功能性品种”两类。“加工

功能性品种”主要指能改善食品结构及品质的一

类品种，例如，糯小麦能增加面制品的吸水率，

延长货架期，属于“加工功能性品种”。现在国

家大力发展的强筋小麦和弱筋小麦品种，分别能

生产优质面包或饼干蛋糕，也应该属于“加工功

能性品种”。这类品种是目前政府大力推动、生

产上已有的品种，是与人们“吃得好”有关的品

种，本文不展开讨论。 

本文首次提出并重点讨论的“功能性小麦品

种”，是与人们“吃得健康”有关的一类品种。

其基本定义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活性成分，

可调节人体有益代谢，能给人体健康带来某种益

处或满足特定人群的特殊需求，同时可以作为日

常食物的口感正常、无毒副作用的小麦品种类

型”。这类品种有 5 个方面的内涵：（1）含有较

高的有益健康的活性成分，例如含有麦黄酮、多

肽等；（2）可调节人体有益代谢，增强机体器官

的免疫力，例如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色素，激

活酶的锌、硒等微量矿质元素；（3）满足特定人

群的特定需求，例如高血糖和肥胖人群需要的抗

性淀粉、面粉过敏人群需要的低醇溶性蛋白品种；

（4）无毒副作用、外观口感均正常的日常食物原

料；（5）不必担心某些微量元素超标和其它物质

存在风险。因为这类品种是利用特异种质资源和

聚合育种技术，定向培育的定向含有较高有益成

分的品种。例如，培育适合孕妇和儿童食物需求

的“富锌（硒）品种”，育种家在籽粒锌含量变

幅较大的种质资源[13]中选择亲本，通过聚合杂交

可以培育出锌含量比现有品种平均值高出 2 倍左

右、正好适合人体需求的富锌（硒）品种。因不

是转基因品种，也不是人工添加（操作不好可能

存在过量风险）强化的食品，其产量、抗病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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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性状与当前主推品种相当，其籽粒和面粉与

普通品种相同，其食品加工方式和口感与正常面

粉无异。因此，“功能性小麦品种”是继高产品

种、优质品种、绿色品种后的新类型，具有“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人民增寿”的显著优势。 

2  主要功能性物质和功能性小麦品种 

笔者带领的专注小麦品质研究 40 多年的山

东农业大学小麦品质育种课题组（以下简称“本

课题组”），利用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的平台，早在 15 年前就进行了小麦功能

性物质的研究分析[14-16]，确定了小麦中的“活性

蛋白和多肽”、“抗性淀粉和功能性多糖”、“功

能性脂类”、“功能性微量矿资元素”和“功能

性维生素”等 5 大类功能性物质，并根据“功能

明确、含量差异大和易检测”等原则率先开展了

功能性小麦新品种培育，已育成审定和即将审定

的多个功能性品种（系）。主要简介如下： 

2.1  高黄酮小麦品种 

黄酮类物质属多酚类化合物，主要有黄铜、

黄铜醇、黄烷醇（儿茶素）、异黄酮和花青素等

几十种物质，统称类黄酮（Flavonoids）。黄酮类

物质根据不同来源分别称为芦荀黄酮、银杏黄酮

和麦黄酮等。麦黄酮是小麦籽粒中重要的抗氧化

剂和生理活性物质，具有扩张血管、抗菌消炎和

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重功效。日常饮食中摄入的

黄酮类化合物能够减少癌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发

病率[17]。 

本课题组在高黄酮小麦方面的研究起始于

2005 级赵善仓博士课题《不同品种的彩色小麦天

然抗氧化活性物质的分析研究》，先后发表“超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小麦籽粒中麦黄

酮”等论文[18]。“山农 101”（区试号：山农黄酮

麦 1 号），就是培育的多个麦黄酮含量较高的品

种（系）之一。2020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鲁审麦 20206035），是国内审定

的第一个高黄酮小麦新品种。山东省农科院农业

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测定，麦黄酮含量

1.013 mg/kg，是普通小麦平均含量的 3.5~5 倍。

该品种田间表现良好，株型半紧凑，旗叶上举，

较抗倒伏，穗长方形，顶芒、白壳、白粒，籽粒

硬质，越冬抗寒性好。在 2017—2019 年特殊用途

区域试验中，两年平均亩产 508.52 公斤，比 2 个

对照品种分别增产 5.27%和 4.13%；在 2018—2019

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537.16 公斤，比对照品种

分别增产 4.28%和 4.20%。 

2.2  富含类胡罗卜素小麦品种 

类胡罗卜素（Carrotenoids）为类异戊二烯化

合物，是胡萝卜素类（40 碳氢化合物）和叶黄素

类（胡萝卜素的含氧衍生物）两大类色素物质的

总称。类胡萝卜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能有效的

清除植物体内的活性氧[19]，是大脑、眼睛、关节、

动脉等器官不可缺少的物质，有清除人体内自由

基、强化免疫系统功能、改善心肌营养和抑制癌

细胞发生等生理功能。由于人体没有合成类胡萝

卜素的能力，只能从外界食物中获取[20]。因此，

自 2010 年起，含有高类胡萝卜素的蓝、紫和黑小

麦一直是本课题组的育种目标[21]。“山农蓝麦 1

号”，母本为蓝矮败小麦（4D/4E 异位附加系），

父本为 PH85-16。经过 3 年的区域和生产试验，

2020 年通过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鲁审麦 20206033）。该品种籽粒因糊粉层含有

大量蓝色花青色素而呈深蓝色，富含多种色素和

VE、VB 等多种维生素，是营养价值突出的功能

性小麦新品种。该品种半冬性，株型较紧凑，叶

片深绿，旗叶上举，抗倒伏，长芒、白壳、蓝粒，

籽粒半角质，越冬抗寒性好。在 2017—2020 年特

殊用途小麦区域试验中，平均亩产 488.48 公斤；

2019 成功—2020 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亩产 502.17

公斤，皆比对照品种增产 2%左右，山东及其相邻

地区均可订单种植。 

2.3  抗消化淀粉小麦品种 

抗性淀粉（resistant starch）又称抗酶解淀粉

及难消化淀粉，是 1998 年 FAO 和 WHO 在《人

类营养中的碳水化合物》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淀粉

新类型。抗性淀粉胃酶不能消化分解，具有较低

的胰岛素反应，可控制血糖平衡，特别适宜糖尿

病患者食用；抗性淀粉在大肠中分解为短链脂肪

酸，促进肠蠕动，可减少便秘和结肠癌的危险；

抗性淀粉也可减少血胆固醇和三甘油脂的量，因

而具有一定的减肥作用[22-24]。 

本课题组抗消化淀粉小麦研究开始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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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付蕾博士的论文“抗性淀粉对面团流变学特性

及加工品质的研究”[25-26]，通过化学诱变和回交

选择，历经 15 年，已培育出直链淀粉含量超出普

通小麦 20%、抗性淀粉含量高出 10%以上的多个

新品系，并研究出多种低 GI（升糖指数）的试验

食品，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2.4  低醇溶蛋白小麦品种 

醇溶蛋白是小麦子粒中积累的一类重要贮藏

蛋白，一般占面粉蛋白的 35%左右，与麦谷蛋白

共同组成小麦特有的物质面筋，是小麦加工品质

的重要因素。小麦醇溶蛋白也是造成小麦过敏症

的重要过敏原。199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约

有 90%的食物过敏是由八类食物引起的，其中位

于第五位的是小麦[27]。小麦醇溶蛋白是主要的小

麦致敏蛋白，其中乳糜泻就是由麦醇溶蛋白肽诱

导的免疫反应所致。中国科学院王道文课题组创

造了ω-黑麦碱（Sec-1 位点）缺失位点与蛋白质

优质亚基 5+10 进行组装的 DLGliD2 突变体材料，

降低了小麦中的乳糜泻病诱发因子[28]。本课题组

利用这些突变体，与当前的主要品种如山农 20、

山农 22、山农优麦 3 号等进行了杂交和回交，结

合这些位点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选育了 Sec-1

位点缺失且含有 5+10 亚基的二聚体单株 648 个，

Gli-D2 位点缺失且含有 5+10 亚基的二聚体单株 2

个，Sec-1 位点及 Gli-D2 位点均缺失且含有 5+10

亚基的三聚体单株 6 个，其醇溶蛋白比普通小麦

低 3 倍，减少乳糜泻疾病诱因子且加工品质优良。

为培育功能性低乳糜泻病诱发因子的小麦新品种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5  富锌、富硒小麦品种 

现代营养医学研究表明，人体必需的微量矿

质元素有 13 种，均在人体中有重要的生理作用，

由于这些必需元素在人体中无法合成，必须要从

日常食物当中获取，不足会导致严重的代谢紊乱，

造成身体机能低下或营养素缺乏等疾病 [29]。例

如，锌是维持机体正常生长、保护神经系统、调

节免疫等，并参与多种酶代谢的一种人体所必须

的金属微量元素，缺锌会导致生长发育迟缓、食

欲不振、青少年男性性腺机能减退、细胞介导的

免疫功能障碍等问题。硒是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

的 25 种酶的活性中心，具有抗氧化、提高免疫、

保护肝脏、排除毒素、拮抗重金属、防癌抑癌等

生物学功能[30]。 

近几年富锌、富硒小麦产品大多通过土壤施

用或叶面喷施锌、硒肥等农艺实践方式来获得。

本课题组自 2005 年硕士生郝志“小麦主要矿质元

素的基因定位分析”开始[31]，通过鉴定筛选高含

量种质和聚合杂交育种途径，培育了多个富锌、

富硒小麦品系。农民种植小麦籽粒锌、硒等必须

元素自然含量高的品种，减少了土壤施用或叶面

喷施锌、硒肥用工和过量使用的副作用，而且可

生产出高于施肥作用的富锌、富硒小麦商品粮。 

2.6  低植酸小麦品种 

植酸（Phyticacid）又称肌醇六磷酸，是广泛

存在于谷类植物中的天然物质，具有鳌合作用和

抗氧化作用，也是降低血脂浓度、防止肾结石和

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重要生理功能[5]。但植酸在动

物体内与二价、三价阳离子及蛋白质结合形成不

溶复合物，严重影响无机盐和蛋白质的生物利用

度，因此也被认为是单胃动物的抗营养因子。经

测定 84%~88%的植酸存在于麸皮（糊粉层）和米

糠中，所以高植酸含量是麦麸和全麦粉利用的最

大缺陷[32]。 

植酸的抗营养作用是值得关注、并需要通过

育种解决的问题。本课题组关于植酸的研究起始

于 2007 级博士吴澎的博士论文，她以我国核心种

质资和自创的重组自交群体（RIL 群体）为材料，

详细分析了的植酸含量及其基因效应，并进行了

植酸对馒头加工品质的影响及其数量性状基因

（QTL）定位，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多篇有关论

文[32-33]。其后，本课题组利用筛选鉴定的高、低

植酸种质，通过有性杂交和诱变育种，进行了高、

低植酸新品种的选育，选育出的山农低植酸麦 1

号曾参加 2017 年的特殊用途区域试验。现已有几

个低植酸品系已在企业成果转化，利用其生产有关

特殊营养产品。 

3  功能性小麦发展展望和建议 

3.1  发展展望 

3.1.1  功能性小麦食品有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 

近 20 年发生的“非典”和“新冠”两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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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至今仍在全世界猖獗的新冠肺炎疫情，不

仅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而且预示着病毒可能会

与人类长期共存。病毒不会像侵入人体的细菌那

样可以用抗生素杀死，而是靠人们的自身免疫系

统抵御和战胜。由于调节人体代谢、提高免疫功

能的许多物质（例如，前面提到的类黄酮，必需

微量元素等）人体不能合成，所以合理膳食是人

体提高免疫功能的前提和基石。通过培育功能性

作物品种，生产功能性食物，使人们在正常饮食

中就能及时获得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转所需的营

养物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患者治愈率，对个

人和社会来说都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所以今后

人们在选择食物上，会由第一阶段的“有什么吃

什么”，到现在阶段的“想吃什么吃什么”，进

入将来第三阶段的“该吃什么吃什么”，即每个

人都会定身考虑自己身体缺什么，该补什么，吃

了什么能健康长寿。因此，功能性食品可以成为

新冠疫情后人们的第一选择。有几亿人的消费群

体，功能性小麦品种及其加工的食品会有广阔的

市场和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3.1.2  功能性小麦食品有利于提高国民体质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目前存在着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两大隐患。据统

计，我国高血压病人 2012 年已超过 25%，其中

60 岁以上人口患病率高达 60%左右；高血脂患者

1.6 亿，高血脂异常人数占 18.8%，其中心脑血管

病患者 4 000 万；肥胖者 8 000 万，糖尿病人 2 000

万，濒临血糖指数界限的年轻人不计其数。心脑

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

的 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 70%以

上，约占中国 GDP 的 4%，如不采取干预措施，

预计到 2025 年将达中国 GDP 的 9%[34-35]。我国制

定的《健康中国 2030 规划》，是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合理膳食是健康的

基础，大力倡导发展营养健康功能性食品。小麦

是我国口粮和主食，不同的品种类型适应不同的

发展阶段和生产目的，“高产品种”是解决吃饱

的问题，“优质品种”是解决“吃好”的问题，

而现在提出的“功能性品种”是解决“吃得健康”

的问题。因此培育出功能性品种小麦，对生产出

功能性食品、落实《健康中国 2030 规划》，有非

常大的经济价值和民生意义。 

3.1.3  功能性小麦品种将推动我国种业、食品工

业和国民经济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第五项是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明确提出：“要加强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

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

业翻身仗”。功能性小麦品种就是我国科学家通过

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创造的优异和特色资

源，是功能性面制食品的原料。一种功能性品种

可以形成一类功能性食品，多种功能性品种可以

形成我国功能性食品产业，推动我国整个食品业

的发展。而食品加工业将是我国进入“后工业时

代”后涉及千万人就业的重要行业，一头连着与

“三农”有关的亿万农民，一头连着与市场有关

的亿万消费者。专家预测：近几年全球将推出

80~100 种功能农产品，仅中国产值就将达 1 000

亿元；功能农业在农业中的占比 2020 年将为 1%，

2030 年达到 10%，2050 年达到 50%以上，产值

将达数万亿[36-37]。所以功能性小麦（包括其他作

物）品种及其加工的功能性食品，是我国实施“营

养导向型农业”的重要内容，是“双循环”和“内

循环”中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必将对

我国种业、食品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推

动作用。 

3.2  发展建议 

3.2.1  从品种审定导向和推广方面重视功能性小

麦品种 

“功能性小麦品种”是我国现有小麦审定标准

（国品审〔2017〕1 号）中规定的“高产品种”

“绿色优质品种”和“特殊用途品种”后的新品

种类型，是比特殊用途品种（只注明：糯小麦和

彩色小麦）内容更广、更注重营养健康和调节人

体功能代谢的新品种类型。“营养导向型农业”和

“功能性食品”都是国外首先提出的，但“功能

性小麦品种”则是我国科学家根据我国食物发展

需求首先提出，并进行了有关研究和新品种培育，

且已有可以推广应用的审定品种，是处于世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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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建议政府主管部门给与

重视，要从农业新品种审定导向入手，把功能性

成分和营养品质纳入育种目标，与农艺、产量、

抗逆性状等一起构成国家农业新品种审定评价体

系，推动更多类型的小麦功能性品种审定推广，

引导玉米、水稻等更多作物的功能性品种的选育

推广，奠定我国功能性食品的发展基础。 

3.2.2  推进功能性食品和功能性农作物品种的政

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 

功能性食品和功能性农作物品种是关系全体

国民健康的大事。美国、欧盟等多数国家在提倡

营养导向型农业的同时，还制定了具体的国民营

养干预制度。我国也应着手编制面向新时代的发

展纲要，组织研究老、幼、孕、病（各种慢性病）

不同人群的不同营养需求，组织研发调节脑、心、

肺、肝和血管等器官有利代谢的功能性物质，编

制有关功能性品种和食品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设

立功能性食品和功能性农作物品种的商业标志。

同时，在国民中大力倡导食养理念，让城乡居民

都认识到，合理健康的膳食是比药品更能健身防

病、延年益寿的重要途径，让全体国民都能选择

适宜自己的食物，通过合理膳食促进营养健康。 

3.2.3  建立专门检测鉴定实验室，保证功能性食

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功能性小麦品种培育期很长，其功能性成分

虽然主要由品种的遗传特性决定，但某些功能性

成分（比如蛋白质、色素、微量元素等）还会受

到环境和农艺措施的影响。因此，功能性品种及

其食品的功能成分稳定性和可靠性是我们必须考

虑的问题。建议国家质检或农业部门，建立有资

质的谷物功能性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责推

向市场的功能性品种和食品的检测和释放工作。

建立检测鉴定机构，还能有效控制功能性食品“真

假不分，良莠不齐”的现象，防止某些急功近利

企业，为了获得市场和利润，将一些粗制品推入

市场，并夸大宣传，破坏功能性食品的声誉。建

议有责任心的加工企业和科研单位紧密合作，面

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民营养计

划（2017—2030）》等重大国家战略，紧紧抓住

功能农业这一新兴方向，专注培育功能性品种和

研发功能性食品，打造功能性食品的品牌产品，

以名牌产品拓展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

和健康水平的新需求，确保我国营养导向性农业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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